
蓝李 牢史料辨,伪
王 文 才

清季蓝朝鼎、李永和为首的农民起义,扫荡川滇陕甘鄂豫六省,历时七年,是我国

近代史上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对清王朝和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革命运动。由吁长期处在军

事斗争年代,戎马倥偬,文献缺乏。后世杂记传说,往往捕风捉影,臆造不实之词,遗
留迄今,辗转引录,因讹成误,影响未除。兹就关系较大的几个问题,试为析疑,略见

野闻途说窜乱旧史,多不足信。

首先是蓝李军的政治纲领问题。

起义军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农民运动的传统思想,赋予不同的时代内容,曾提出 “顺

天灭满”的战斗口号。此事仅见于 《班城遇贼说》的记载,而实际体现在整个运动中,

贯串始终,富有纲领意义。
“天”是历代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利益、巩固秩序的思想工具。两三千年来,封建统

治阶级竭力鼓吹天道,总认为压迫有理,剥削有理。农民革命却反其道而行之,宣称天

道应存于民心,起义是顺乎天意。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 就 斗 争 。 李 自成号

称 “奉天倡义”
,张献忠建元 “天顺”,洪门高揭 “顺天行道”的旗帜,久 已成为革命的

传统思想。蓝李军制定 “顺天灭满”的口号, “灭满”虽带有旧的民族观念,却饱含着
血的教训:人民群众要按照自己的要求建立政权,苈史经验证明,不彻底毁灭清王朝的

整套统治机构,理想就会j落 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蓝李军的任务,必先摧毁清朝的统

治。义军首领号为 “蓝大顺”,虽领导易人,而称号不变;李永和自称 “顺 天 王”
,

“僭号顺天”,自 成一代政权。蓝大顺进入陕南后,改号 “天汉显王”,玺刻 “受命于

天,既寿永昌”,仍称其部队为 “顺天兵”,服色尚黄,士卒都穿黄衣,正表示以 “
黄

天”代替 “苍天”。这都显示着一贯的政治主张, “顺天灭满”9始终不渝。

近年关于义军政治纲领的介绍,皆以永和驻师铁山观音阁的门联,作为主要依据材

料。这付楹联,出 自文人之手,得于传闻之词,字句大体相同,内容甚为混杂,未可一

概而论。上联云: “旧主本仁慈,可恨贪官污衷,败坏=百余年基业”,语意颇为清朝

惋惜。显然是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甚至颂扬清帝是 “慈仁”圣主,但 因臣下不

善,败坏了基业。只恨个别官吏,便没有推翻地主政权的必要,而起义也将成为解决贪

官与人民矛盾的手段,局限很大。

固然,反抗封建统治,也包括对贪官污吏实行专政;蓝李首义的导火线,正因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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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壹的勒索诬害而起。起义爆发于咸丰九年 (1859)的秋天9在 此以前,蓝李已组成护

商组织,往来川滇,为对付关卡的重税苛求,暗中串连,互相帮助,开始冲破清朝的统

治秩序。及到昭通地区的县吏汛官上下勾结9竞然对蓝李等人诈赇陷害,才激起反抗。

起义爆发在川滇边境,这里是官僚地主土司恶霸盘踞之处,恣意横行,成为清政府所辖

下最黑暗的角落之一。四川各个地区,∷ 也深受地主阶级和反动统治的残酷压榨,矛盾激

化,俟机待发。随着蓝李首义的声势,革命烽火很快就燃遍了两川,掀起波澜壮阔的斗争

风暴。大军所到,无不严惩首恶。进入陕西定远时,蓝大顺还宣布过 :“官为吾仇,所遇

荬霪廴缶笤蚤F侯勇毒蕙莛芰茁量薹窨￡∶各踅F雾晷蛋譬帚蛋曩甬矍三呆雾售卩笃爸

主慈仁”,将会顾全清廷的统治。联语和 “顺天灭满”的思想颇多抵触,不足以表现起

义军的政治纲领。下联宗旨明确: “新君多智慧,全凭雄兵猛将 ,扫 平 一 十 七 省 山

河”。宣言依靠农民武装扫荡天下,打出∷个崭新的世界。这里既有群众的 “
新君”

,

必然要取代清朝的 “旧主”,夺取基业必有斗争9斗争 “全凭
”暴力,力 量来自

“雄兵

猛将”广大入民; “
扫平

”
全国,改天换地,重振山河。整个运动正是按照 这 样 的逻

辑,去争取实现 “顺天灭满”的革命理想。以较上联,彼 自逊色。

其次是蓝李与石达开的关系辨误。

蓝李起义初期,正当石达开方λ广西入蜀 ,转战川南的阶段。近代论著好为牵附两军关

系,俱非事实。石军行踪的原始记录,载入四川督署的档案, 《湘军志 ·援川陕篇》作

了较有系统的整理。初稿名 《援蜀篇》,写于光绪六年六至八月,以采访未集而罢,次

年七月,闻始末于薛丹庭,续成全文。文稿是在成都写的,大多采用川督档卷,系事年

月与骆秉章奏稿相符。纵不能视为石军和蓝李情况的真实记载,但所记两军 的行 迹 日

程,较之后来方志杂记当更可靠。兹据 “湘志”,参用 “
骆奏”,对照两军行程,以资

复核,所谓蓝李对石军的从属关系,自得真象大白。 ∶

第一、旧传蓝李军曾受石部节制的问题。咸革九年 (1859)九 月,蓝李 军 自滇 入

蜀,连破筠连高县等城,两道进取叙州。明年正月,蓝李分往五通桥和自流井,分部出

攻川西南各地,年内横行三十州县,附省百里地区皆在义军控制之内,川东沸腾。十一

年 (1861)蓝 驻绵州,李驻眉州,雄峙南北,分兵四出,解放四十余州县;李部周绍勇

一支入驻川东。清兵并力
“围剿”,八月蓝朝鼎退移丹棱9十月初李永和退 移 青 神 。

十一月二顺朝鼎战死9大顺朝柱率师入江油9继转移川东开辟阵地;永和亦移主力于犍

为铁山。这个时期,蓝气起义正处于发展阶段,石军还未进川。

咸丰十年 (1860冫 九月, “达开自广西还9Ⅱ 出沅靖边,将入蜀,两湖相惊。沿湖南

贵州四川湖北界北上,崎岖闯行五省。屯军惮其名,蜀尤震动”。石欲入蜀,须绕道湘

黔,两军间隔渺不相涉。 《太平天国野史》卷十五蓝李两传中,却捏造了他们对石的依

附关系。 《蓝大顺传》云:太平八(当 作九》年,蓝李自滇渡江,进围叙州, “
时石达开

前锋将入蜀。太顺与短搭谋,遣使如达开军 9愿受款听约束”自名为滇蜀太平军统领J”

蓝李渡江在达开西征之前∵年,传文谓 “
遣使如达开军”,时间自有矛盾。所 谓 石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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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锋将入蜀”
9∵ 本来就是虚传之事,也在蓝李渡江以后。如按川南传说,咸丰十一年

八月,有号称石军前队的队伍,最先攻八黔江,更在蓝李进围叙州以后二年。 “
遣使”

之说,与前后时间俱有矛盾。 《李短搭传》又云: “大顺欲自主为王,北走自流井”
,

李即劝之归石, “乃遣使如达开军,愿听节制。达开命分其军为二,大顺率一军自叙州

趋自流,短搭沿金沙江趋犍为。”当时石达开尚在广西,遥隔数省,进退未决。蓝李起

义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为什么必须充当石部的一个支队统领,讨封受职受其约束才

能举事?蓝李入川后,根据形势发展分兵出击,石又岂能远在数干里外,盲 目指挥 “分

其军为二”,这更是无知之谈。细审野史文句,显然是在抄录 《湘军志》或 《湘军记》

之外,增入臆造的情节 ,以夸张石军的声势。野史撰述,本无意丁认真考载史实9特以异闻

为尚。其书固不足道,而影响却甚深远。
∷

《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十五章说 :∶

咸丰十年三月,蓝向石联系,自称 “川滇太平军总领”。其来源明明出自野史9唯稍改

动时间和职号。这时达开仍在广西入蜀途中,蓝李已攻取川西南数十州县。今被处置为

石部的一名总领,无非欲为达开宣扬神威,而不惜贬低蓝李军的独立地位。     ∶

第
=、

关于蓝李应接达开入蜀和奉命攻取长宁等事的真象。旧传其事,实出附会。∴

但须排比两军的详程,作伪之处,自露马脚。 《湘军志》载g同治元年 (1862)正 月,

达开方屯来凤,窥涪夔,川丨东别部周绍勇驻涪州鹤游坪。二月大顺出新宁 (今开江),∶

南走垫江丰都;达开破石柱。三部相去各百里,然不能相响应,石游骑西至涪巴南岸不

得渡。 (案骆奏 《石逆逼近川疆疏》:正月初五入来凤,前队已至利川。又 《垫江解围

疏》:二月石由利川破石柱 ,不得渡江,沿南岸至涪州小河。三月四日围涪州,十三日走

蔺市攻綦江。)四月达开经南川出境,过綦江留攻城一日,南走贵州仁怀,西入叙永,

西北走兴文珙庆符高,东还陷长宁。 (案 《綦江解围进攻长宁疏》:石 自涪 州 退 出 ,

十一日咚幂江,败走午
怀,出叙永走兴文。二十八日破长宁 9分攻高珙庆符。五月败走-

二十=日
还长宁。)以上各举石军入蜀过程 ,给人的印象是:石挟数十万众远来 9初欲占踞

涪夔 ,展转于綦江叙永间,困蹙一隅。此时,蓝李军刚经受几次较大的挫折 9处于流动阶

段。大顺远走川东 ,于是年正月取新宁,二月走垫江丰都,三月出忠万云阳,四月北上开

县太平 (今万源、并见《克复新宁冰克复太平》二疏),五月至陕西定远厮。永和于三月

中在铁山突围,移师泸富间的天洋坪,四月再移宜宾八角寨,蓝李两部各在一方。

当二月初,蓝军下丰都时,周绍勇部仍在鹤坪,恰遇石军破石柱,三部
“相去各百

里”。骆秉章以重真防守重庆涪陵,使三处
“不能相响应

”。如果说蓝军和石部在客观

上能声势相援,互通气息,便在这个时机。野史却又过甚其词”谓李 “别遣
一

军 (周 )

屯涪州鹤游坪响应达开”。按去年初李在眉山时,即分派周绍勇等部开拓川东,转玫资

渝泸属,北上璧山大竹,聚兵南充广安 (见 《调刘岳昭入川片》),原无固定的目的 ,

九月才进驻鹤坪作为根据地。野史附会为响应石军入川,专 门留此等待,对周的行军部

署,有所窜改。 《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又说宫同治元年端王蓝大顺 “
自四川涪州 (?)∶

趋丰都,谋接应翼王石达开
”。按端王是太平军在陕西的将领之一蓝成春,此误为蓝大

顺所受封爵,混为一人。更把蓝军北上东移新的部署,全部纳入石军的活 动 计 划 。且

看,大顺去年从江油间道赴川东,今年春与张第才等部合取新宁,出走垫江丰都忠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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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北上开县太平入陕西,如此纵横千里,驰骋西东,岂是为了 “接应
”石军。达开出

没川:I,白 已也算不定在那里立足,蓝周两军就能料定他要攻下石柱,真是奇闻。

石军一度取得长宁之事,更被用来强附蓝李的关系,大做文章。《湘军记》谓:“时

川匪围江安 :· ·⋯川匪与石党合陷长宁
”。所谓川

“
匪
”,当即 《云南捐务仍设泸州片》中

所指的李永和川南别部张正洲军: “其张逆股匪无多,已投入发逆夥内
”;则正洲一支

后来确已投归石部。所谓石党,当 即 《石达开自述》中所指:,出涪州后, “头队唐姓杨

姓攻破长宁,不能深入”;驷唐日荣杨荣富是与当地的张正洲同取长宁。野史 巛蓝传》

却说成是大顺奉达开之令,效力夺城,败后又惊惶远遁云: “
太平十一年 (当 作 十 二

年,即同治元年)达开军入叙永,大顺约短搭如军谒达开,自居于部将,执礼甚恭。达

开益大顺军,命攻长宁克之。清将刘岳昭令唐炯并力击破大顺军,复长宁。大顺遂走陕

西定远,破洋县佛平踞之。”这段记叙颠倒错乱,尤其荒谬。石军四月取长宁时,大顺

已由太平北上定远 (见 《电复太平佘贼遁入陕西疏》),南北远离,清兵间阻,怎能谒

达开于叙永,更说不上受令取城了。野史叙湘军刘岳昭等夺去长宁后,蓝才败入陕西 ,

更非事实。《湘军志》载刘岳昭唐炯等
“
皆持寇长宁

”,知石军得城非止数日。据 《进攻长

宁疏》说,石是四月廿八得城; 《攻克长宁疏》说,石是六月十六失城。显见野史是把

大顺入陕西的时间,故意推迟在长宁之败后,葬笔欺人。野史在 《李传》中同样地虚造

情节,谓李
“入宜宾,分屯其军于天洋八角砦,而 自将劲旅赴江安会大顺,同如叙永谒

达开。与达开军合克长宁,已而还八角砦”。石军取长宁前,正被清兵追击,流奔川黔

之间。时永和在天洋坪奋战清兵,四 月十五退到八角寨,准各再战(详 《围攻李逆疏》 ),

五月十九清兵即围大寨 (详《攻克八角寨疏>。 他能不顾紧张战局,抛下大队,赴江安

转叙永去朝拜石达开9攻打长宁城吗?这年内蓝大顺既未到过涪州 ,更没有去过江安。事

实是:江安驻军为张正洲部,野史混为大顺,正洲与石军前队共取长宁,野史指为蓝李

奉命 “合克长宁
”,全是张冠李戴。如因人物地址不详,臆测 “川匪与石党”

为蓝李与

石的关系,其谬误尚可原谅;但影响却甚恶劣,后人即据以伪造文件,定 为铁案,证成

其事。

第三、证明蓝李与石部发生直接联系的唯一材料是 《傅佐廷等致李短鞑蓝大顺书》,

此件原属伪品。书托名于石部五天豫会衔覆谕蓝李,因 “恳请同为合兵等情
”,切|示二

人
“照旧驻扎等候,毋容前来叙永等处迎接”,俟石至后,再定行为。末署

“
太平天国

壬戌十二年四月初捌日”,即同治元年石正败退贵州尚未取得长宁之时,永和亦驻军宜

宾,时间地望似无不合。据转抄文件人题记: “廿九年 (1940)七 月见此两纸装裱于成

都诗婢家,因亟录之。”抗战期中,四川历史文物空前行销;伪造膺品无奇不有。原件

在成都装裱时,即被人指出函首行款可疑,书云 “诲谕李短鞑、蓝大顺二位 贤 第 等 知

悉
”,太无常识。蓝李各有本名而不用,呼蓝为大顺尚属军中习称,称李为

“短搭”
却

是他的绰号,书作
“短鞑

”更是清方文书例用的辱词。如骆秉章奏疏中,凡义军诸将名

字皆加犬旁,或改吉祥字义为同音凶恶字样。五天豫正式移文蓝李,何致承袭此类反动

詈词,称为 “鞑
”逆,岂不可笑。况且石部以客军入川,蓝李声威远出五天豫之上,他

竟公然对蓝李下发训令 ,“特此诲谕,遵照无违
”
,理不可解Q在太平天国的文件中,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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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可循。弄虚作假的人,如果不是凭空编撰,其伪造信件的依据,无非是野史所载蓝李

敬谒石王于叙永、愿受节制等诬词。此件一经传钞转载,便成信史;原书尚存,习视为

珍贵文献。好异搜奇,不加抉择,必将歪曲史实。

第四、继长宁事后,两 军仍不相干,更 无联系。李永和于七月半至八月中激战八角

寨,移驻犍为龙孔场,闰八月底牺牲,义军五千同日被屠。周绍勇出师援李,战移川北 ,

九月底在大竹县东被俘,不屈而死。大顺在陕西夺取洋县山阳诸地,川 中蓝李各部都转

到陕南地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
蓝李各部转移后,石以孤军挣扎,渐向末路。自六月中败出长宁,走兴文回叙永围

永宁 《见 《攻克长宁疏》)。 七月分兵往江津,欲回攻渝涪,八月一日攻江津,二 日败

退綦江东溪。闰八月与赖裕新李福猷分三旅大举入黔,清兵追之,由黔西普安入云南镇

雄。九月复自滇入川,攻 占叙州横江场 ,下 旬取筠连,十月∵日破高县,旋失回横江 (并

见 《石逆回窜疏》)。 十一月中败出横江,经双龙场、燕子滩渡河入云南,下东川 (见

《攻克逆贼坚巢疏》)。 明年 (1863)正月拟分三路入川,石率前旗于二月中由昭通米

粮坝渡江出宁远 (西昌),三 月北走,困于越西,四月即在石绵作了降囚被杀。计石军

自入川东,久困川南,终覆灭于川西,此两年内,唯在石柱一带时,能与蓝李起到互相

援应的作用,其佘影响之谈,尽出虚造。                ’

第五、附说起义的纪年,不应始于咸丰八年。 《唐友耕年谱》记其未叛变降清前 ,

与蓝李结盟共事9随军入蜀云g咸丰八年, “川滇之边盗贼蜂起
”;九年

“蜀边寇酋为

蓝大顺李永和”
。前者实指起X前夕的形势,后者才确指正式起义。年谱附录 《唐友耕

战绩清摺》亦云: “咸丰九年蓝大顺李永和大股窜扰川境。”《蒙寇志略》则谓 :“咸丰

八年,滇匪李蓝各逆窜入蜀境,大肆猖獗”,围攻叙州,明出误记。 《太平天国野史》

记大顺劫狱起义,围玫叙州|皆抄自 《湘军志》文,却改系于太平八年 (即咸丰八年);

又系永和围攻叙州,进驻自井犍为等事,亦在八年,并同起义时期提前了一年。及记顺

庆绵州丹稷诸役,又系于太平九年,则更提前了两年。其纪年错乱,于首义岁月尚且如

此,其它可以想见。

再次是蓝李军与中旗和花旗等部的关系。

蓝李军蹶起滇蜀,纵横六省,当时西北诸军并作,蓝李也不能排斥能够合作的友军。

达开余部和蓝李军正式联合作战的,唯有中旗部队。这支队伍在石死后,坚持战斗,成
为蓝李军后期的坚强同盟。

同治元年 (1862)十一月,达开败出叙州横江场, “旋复退
^滇

境,而谲谋未息。

以中旗赖裕新一股 (万人)先 自宁远冒险内窜,以 伪宰相李福猷一股 (三万人)仍由黔

境下趋 (绕入四川),以 图牵缀大兵,而 自率大队由滇之米粮坝境踵渡金 沙 江 〃 (见
《石逆被擒疏》 )。按此计划,中 旗分兵先出,于 次年正月下旬渡江,至宁远之河西。二月

初经冕山至越西,拟 由峨眉嘉定往叙州,应接达开大队渡江攻成都。裕新在越西阵亡后 ,

唐日荣杨荥富领率中旗于月中渡河,北走荣经天全,三月穿过川西腹部到达广元,十八

日由平武入甘肃文县 (见 《中旗自宁远上窜疏》。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四川彝族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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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调查资料选》谓赖部入川时间为上年十二月,乃得自当地群众的回忆,不知确否)∶

大顺军早在元年五月已进入陕西,即与太平军配合作战。明年中旗继至,与大顺军长期

联合战斗,事迹可考。

大顺初到陕南时,太平军陈玉成派出的扶王陈得才部已从河南进入陕西。四月 “粤

将陈得才结捻军入武关,窥省城,陷渭南,西安戒严″(见 《湘军记》),继与蓝军共取

镇安。稍后,从川东鹤坪周绍勇部派出的郭福贵一支人马, “分党出梁山垫江,掠达陷

开, (七月初)从城口出陕境,陷平利汉南
” (见 《湘军志》及 《滇匪分股 奔 窜 陕境

疏》 )。 二十日取竹黔竹山,捻军也准各由荆紫关至郧阳与郭合兵攻兴安。八月郭部复回

陕西,与洋县大顺大队合师。(当 时盛传石达开部队到了陕楚边境,清廷特下诏讯问,见

巛石逆不能窜郧阳片》。但在 《平定粤寇纪略》等书中9仍称打到湖北的部队是 “石达

开党贼”或
“石达开一股”,混误郭福贵为石军。冫蓝郭两部复与太平军并肩作战,九

月 “前后入陕二部合陕豫群盗掠洋凤文阶边”9十月得才 “合川陕盗纵横兴安汉中”。

蓝李军在陕西与太平军捻军结成广大的同盟,把斗争形势推进到-个新的阶段。

及到中旗北上后,范立川 “川翼王旗屯定军山”,与蓝李军取得联系。 《湘军志》

谓大顺 “合石寇中旗9驰突褒沔陇秦界中?,正在这个时候。三年 (186硅 )二月,蓝军

失周至 (去年六月取得),朝柱阵亡。由前分驻城固的蓝二顺蔡昌龄总领全军,三月曾

谋与太平军启王梁成富及中旗联军入川。五月蔡、启合玫西安取郡县 ,及七月失郡县时 ,

清兵 “收郑永和等五干余人。郑永和者,伪翼王余党所谓中旗者也” (见 《湘军记》 )。

可见这段战斗,中 旗仍在一起活动,共与始终。蔡、启率师走略阳入阶州,十一月清兵

攻阶州蔡、启联军,明年五月牺牲。蓝李军进入陕西整整三年9与 中旗和太平军的关系

最为明确。李秀成供词举出, “川豫东三省之匪皆通发逆
”,指的便是蓝李军和捻军。

中旗这支坚强的队伍,久经战火考验,不愧为太平军中一支异军。 J

在蓝李的统一领导下,还有一支特别组织的队伍,即骆秉章奏稿中屡次提到的 “花

旗〃,过去一直被忽视了。 《进剿眉州李逆大胜疏》谓:咸丰十一年十月清兵攻眉州李

部时,蓝 “
复遣花旗贼三四千,马队数百匹,由 丹稷来与合并

”。又 《克复新宁并解垫

江围疏》谓:同治元年二月,当朝柱军出新宁时,李军在犍为铁山抗击清兵,部队中的

一支 “飑出五色花旗,约二干余众来扑。”
奏疏明言蓝李两军并有花旗,部伍俨然,自

成一个战斗单位,决非旗色偶异。石达开在江西,曾 吸收天地会入太平军,允其不经改

编,自成 “花旗” (详 巛太平天国史事考 ·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 但咸丰十一年

石军犹未进川,不可能是由他带来才转入蓝李军中,应是蓝李军中固有的一个组织。咸

丰元年清廷曾下令川督,命搜捕远布教徒于湖南等省的峨眉 “万云龙″。由此透露一点

痕迹,天地会曾在四川秘密发展,并仍然托名以万云龙为首;及至蓝李起义,集体参加

了义军行列。更有意义的是,百多年来,社会生活中还能发现天地会遗留的影响。 巛近

代秘密社会史料》记载:天地会 “木杨城”的陈设图里,在忠义堂关羽像的的右方 ,贴有

一幅符篆。过去四川流行的民谣中,正有一首歌唱这张符形的谣词。花旗随蓝李大军往

来两川,其符篆亦因之广布民间,于是依照符形,编成韵语,暗寓 “斩七”
为誓,武装

暴动之意。经时既久,符篥渐已成为壁饰图案,虽不悉其来历所自,而歌词仍在传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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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不绝。

咸同间,滇西曾出现杜文秀利用民族矛盾而建立的平南政权;蓝李与杜都起于滇境 ,

有时也被并称。如 《彝军纪略 ·中兴名F~叙赞》云: “
其后发逆分党,扰云贵四川,而

杜马、蓝李与倡和”。骆秉章于同治四年 《统筹滇黔用兵缓急疏》中,亦以蓝李与杜并

举,谓先平阶州,然后灭杜。凡此用语9皆因类而及,由此及彼,本不足说明二者的必

然关系。后人撰 《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谓: “又派蓝大顺带兵入川,略取川陕”。

竟以蓝李兴师,是从平南派出。这同样是缺少根据的无稽之词,企图把这场席卷川陕的

革命洪流,说成平南派生的余波,自 属荒唐万分。

清代官场倾轧,不择手段,居然也利用蓝李事件,加以窜改9作为互相攻击报复的

\工具。 《逆党祸蜀记》载:咸丰四年九月,南溪县九千岁王心一,泸州开国大将军李三

等二千余人,酝酿未遂的一场暴动,事露被捕。川督黄宗汉为保纱帽,不敢公开张扬此

事 ,暗中释放了被捕的十余人。原永宁道办案人汪坤不甘承错9又怕将来翻案,连累得罪 ,

因录全案成书9以 自表白。并附会蓝李起义就是泸州旧案的延续,胡说什么数年之后 ,

李三连得七十余城, “其分股窜入邻省者9一 由川北逸入陕西9工 由川南流入云贵”
,

全是谎言。其存意指认李永和为泸州李三∴,另刂有用心一望而知。

蓝李起义事隔数年9便 已附会传闻艹无怪百年之后,异说纷歧。翳蔽史实,有待澄

清。

最后是有关蓝李军制的问题。

或因蓝李曾受石军封号的传说9乃谓蓝李军队亦按石军的体制编成。达开出京后 ,

军制何如,不得而详。蓝李军的组织制度9亦从无记载,只能就清方文件中得其一鳞一

爪,看出一个轮廓。它与太平军的编制固有相同之处,却难推断是按石部的体制编整组

织。蓝李军工贯实行军政合一的四级编制,领导核心都称元帅,其下为都统、统领、百

长三级。从各大战役中,参比诸将职位,略能考见全军组织情况。骆奏 《声明蓝朝鼎非

蓝二顺片》云:仝军 “设伪都统分辖9伪都统皆昭通入;伪统领以下,始杂用川人。”

可知元帅之下的将领有都统、统领两级,都统是最早参加起义的高级将官,统领属于中

层。太平军亦分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四级,中 旗组织也是元帅、旗帅、统领等四级。

但蓝李军同级的称号”却又因时而异。
“绵州之役”所见元帅三人 (元帅蓝朝J帚 ,前军付帅蓝朝柱,前营付帅砦洪发)。

都统十余员9各率七八千人,职称颇为参差 (如兴义军、青龙军、仁军、水军、六合营、

左右营等都统,当属前军或前营伺帅所领9左帅营、左军、左营等都统,当 属左军付帅

所领,右中营、右头军、右七八九营等都统,当属右军付帅所领)。 各都统既分属前军、

左军、右军诸付帅9是否还有后军付帅,未见材料。都统下则有前锋统领等号,凡统领

若干员,属第三级。
“顺庆之役〃总镇何国梁率师一面,应相当于付帅;下为都统,再下为统领、参将、

参谋一级,与绵州大军相同。又 “
崇庆之役”为将军、都统、千总三级,干总应与统领

同级,率兵千人,高于百长。士卒编制 9以百长率百人 ,为基层战斗组织 <见后文);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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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约率千人 ,故同千总;都统率七八千人 ,位次于帅。凡独当一面的总镇或将军,有时也称

为帅。《艺风堂文集 ·书杨爽泉大令逸事》谓:蓝李军 “大小数十股”
,在夹江的 “凡大

股薄城者三,伪帅段启贤段启智骁将也”,其职位实同于顺庆的何国梁。大顺朝柱自丹

稷北上时,军中也有统领、参谋的职称,参将、参谋或与统领同属第三级。及到汉南定

远时,在大顺至四顺四个帅主之下,有郡统孟姓为昭通人,先锋李姓犍为人,巡捕詹姓

已入营凼年,为蓝二帅蔡昌龄的亲信,三职皆属同级。

李永和
“眉州之役”及 “

天洋坪之役”军职较多,表明李部的领导机构,比之绵州

军的组织似更完备。高级的将领有
“帅主”张裕仁刘孝昌温如玉砦洪发卯得 兴 数 人 及

“
大都督

”周庭光等,并有
“将军” “都督” “监军”等号,或称帅主,或称都督、大

都督,或称将军,都是同级 (太平军的将军、总制、监军皆在军帅之上,与此不同)。

又有
“左护国政司”何崇政及

‘“通政”等称,应为高级文职,都属于领导职位。次ˉ级

仍称 “都统”,并有先锋、巡部、督统多入 (见龙孔场之役),应为同级,再下为 “统

领”。以上三级职称时有变易,基本相同。唯 “鹤游坪之役”所记略异:周绍勇出镇一

方,当是帅主;其下却为统领曹灿章及中营统领、右翼统领、前营统领等;再下有都统

168人被俘 ,最下便是百长。若按上举诸役的编制,曹灿章等人应是都统,曹军本来就

是一支大队;被俘百人之多应是统领,疑骆奏故将二者倒置用以夸功。此役所载有
“百

长”一级,因知蓝李军细织,在统领或千总之下,还有基层的百长,共为四级。

大顺军进入陕西后,重建政权,首领称
“天汉显王”,并置诸王,下 属 都 护 、巡

捕、先锋等职 (详 重修 《镇安县志》卷十兵事)。 此时增置王位,即原帅主。 “蓝氏兄

弟 (按指领导组织)三十六人,唯蓝四以上称帅主”,大顺蓝朝柱、=顺蔡昌龄同是帅

主,与诸王组成领导集团。都护当是原来的都统的改称,巡捕即原有的巡部,军中 “
各

营头目及帅营巡捕始称大人”。巡捕专掌帅营巡查各部之职,位与都统同级。蔡昌龄在

阶州时的组织,与此略同。蔡为元∷帅号昭武王,并有蔡三蔡四以至蔡九帅 (见 《会剿阶

州获胜疏》)。 蔡氏九帅犹蓝大顺至四顺,皆为尊号,实非本名。王位之外有冲天侯曾

广道、听天侯夏起顺等,也是各帅的封号。其下有东中营都统、巡部、先锋,再下为统

领、守锰,最下为棚头。棚头属于百长一类的军职,仍为四级编制。蓝李军采用四级军

制,虽 与太平军和中旗大体相同”却无从证明是按石达开的军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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